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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边银河 摄影 冯伟

铜台沟一度闹过狼灾。狼放肆地
到村里闹腾：跳进猪圈里，用嘴咬开
门，嘴巴叼着猪耳朵，尾巴扫打着猪的
身体，像人一样把猪牵到山岗吃掉；还
大摇大摆在村前的山梁穿过，兵阵一
样威风；更有甚者，竟趁人不备，钻进
羊圈里，窜进羊群里，把羊咬死，拖走。
和村民一样，汪有志尤其对狼恨之入
骨。

他是羊倌，放牧着七十多只羊。
像一位司令，或者一只老母鸡，那些
羊，都是他的兵，是他羽护的鸡仔。自
己的士兵、子女被迫害被侵犯，主人岂
能坐视不管？关键是，羊损失了，队长
是要扣他工分的。

狼不管这些，它们的本性就是打
羊的主意。

羊在一只只减少。汪有志急了，
找到队长，要求成立打狼队，专门对付
恶狼。

四人打狼队却收效甚微。
野狼的毛色随着四季变化，春夏

苍黛色，秋天黄褐，冬季淡白，而且，白
天它们会主动躲藏在山巅，窥视人的

动静，你很难接近它。夜里呢，它们就
恣意妄为。似乎未卜先知，它们总是
待守护羊圈的打狼队在下半夜困了乏
了，才攻击羊圈。白天，它们就对付汪
有志和他的羊群。羊群在山坡上吃
草，仿佛白云在天空上游弋。阳光跳
荡，芳草青青，羊在陶醉，羊倌也在陶
醉。但是，狼则潜藏在草丛中，觊觎
着。有一只狼，带领着两只随从，蓦地
出现在汪有志的面前。那是一只青白
色的瘸狼，瘦骨嶙峋。它额头上有块
伤疤，如同第三只眼睛，很不屑地乜斜
他。它们好像突然从云层里窜出来的
鹰隼，来无影去无踪。他有枪，却打不
到它们。而且，瘸狼在声东击西，很多
狼已在另一个方向杀进羊群。它们像
闪电一样，把羊咬死，把咬死的羊拖进
山林。

无奈，他和打狼队知道恶狼是从
黑山下来的，只好在狼经过的山下埋
设很多捕获野狼的铁夹。然而，野狼
狡猾，竟踢翻了一只只铁夹。它们飞
快地跃动四爪，踢踏铁夹的背面，使之
形同虚设。

打狼队沮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见又有三只羊被咬死，汪有志哭了，
说，你们为啥要欺负我，为啥和我的羊
过不去？我一定杀了你们！

他三十多岁了，在和同村的翠秀
处对象。翠秀离异，但丰满，脸色红
润，令他心仪已久。翠秀说，有志，你
个大男人，还对付不了野狼？你杀了
狼，羊多了，工分挣得多，我们好结婚。
他说，我一定杀了它们！

此刻，他的内心，有一丛幽幽的火
苗在摇荡。

他要用狼毒！
铜台沟的狼毒，尤其黑山上的狼

毒，异于其它狼毒。此地狼毒，妖冶，
灼红，根块漆黑，如同煤炭或半块牛
角。它的毒性大，一根可以药翻一村
人。

他曾跟爷爷放羊，爷爷曾告诫他，
山上狼毒不可用，切切！否则，将殃及
后人！

他顾不得这些了，要用狼毒杀狼
了。

夏天，他到黑山盘桓，竟在一堆乱

石边发现了狼窝。里面，五只狼崽尚
小，还在孺孺地爬着。

他想了想，自己堂堂的男人，像在
欺侮软弱的妇孺。于是不忍，离去了。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那些狼又让羊群
死伤了十几只羊。队长找到他，怒斥，
今年的工分不挣了？

翠秀也埋怨，你不想结婚了？
他一跺脚，上了黑山。
用狼毒浸过的羊肉，香气飘飘。

很快，狼崽都药翻了。
他走下山来，内心五味杂陈。
倏地，那匹青白色的瘸狼像一阵

风，追下山来。但在将要赶上他时，身
子一歪，栽倒了。瘸狼七窍流血，一定
是中了狼毒的毒。

他要把自己装扮得像个英雄。他
就用猎枪，对着狼的心口，开了一枪。

他把瘸狼扛回了村，说，这是老
狼，可以做床狼皮褥子。

黑山的狼从此四散逃离，铜台沟
再无狼灾。

村里人都夸汪有志，说他是为民
除害的英雄。村干部上报，让他当上
了市里的劳动模范。

可是，正当他准备好要和翠秀结
婚时，他忽然失去了听觉。

他成了聋子。外面的世界静止
了，就像一幅沉静的画面。

他找到翠秀，说我们不能结婚了，
你快嫁人吧。

他什么也不说，头不回就走了。
后来，翠秀哭着离开了铜台沟。
如今，汪有志依然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孑然一人，如同一块移动的木
头。

小小说

狼毒

红叶是解锁黄岗梁封印的密钥

十三道弯每拐一次都更接近深秋的真相

我听到草原丝绸之路的马道上

蹄声由远及近

如同史书上的部分章节忽然鲜活跳跃起来

有人正策马扬鞭突破虚幻的城池

打破第四纪冰川回到现实的人

望着枫红铺就的柏油马路出神

此时，野鹿穿着橘黄色光点的外套徘徊在时光之侧

原始森林里野猪、狐狸、艾虎不断伸出利爪

那些隐藏的铠甲和蒙古刀

在大兴安岭最高峰亮出古老的通行御令

黄岗梁
■素心

九月底，研究生开学。新的班
级，自然要开展一次破冰行动，于是
才艺表演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班里有很多本科就同班的同
学，知道我写过一些现代诗，而作为
工科男，与唱歌跳舞绝缘，他们就想
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主意——诗朗
诵，让我找出一首诗歌交给他们念。

“下面我要朗诵的，就是由我们
班的同学仇大师倾情创作的一首诗
……”我没想到同学上台后还会对
我进行介绍，于是脸上的肌肉强烈
地收缩，挤出了一个僵硬的假笑。

很显然，他开了一个不好的
头。当轮到新任的班长上台表演
时，他竟然也选择了诗朗诵。不知
道他从哪儿找到的我几年前写的一
首“非主流”诗歌，颇为认真地朗读
了一遍。过去那呆板的遣词造句在
如今听来，就像是在对耳朵处刑。
尤其是听到一些当时写下的幼稚的
抒情，竟还有点好笑。

作为半路出家的门外汉，写诗
只是生活的边角上的小兴趣，有些
自娱自乐的性质。没有经过系统的
阅读与学习，所以算是摸着石子过
河。就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地从
过去的水准里拔节、生长。囿于心
境以及思想的深度，当时觉得是精
品的诗歌，半年后再看可能都会觉
得粗陋不堪。可互联网是有记忆
的，一些足迹便被留存了下来，并被
别人发现与找到。

如今回想，为什么会感到尴尬
呢？那毕竟也是自己亲手写下的，
是我赋予了这些字排列组合的生
命。可能是觉得，别人会把这些诗
歌的水平当作我目前所能达到的巅
峰吧，然后产生一种怕被人看轻的

感觉。
可是，谁又会拿过去否定一个

人的现在呢？过去只是一片土壤，
而现在是上面茁壮生长的树，未来
则是树上结的果。人们看见的只是
现在这棵树的茂盛，以及树冠里缤
纷的花，至于地面上散落的枯枝败
叶，它们都将融入土壤，化为肥力。
即使它再怎么残破，沾染了乌黑的
淤泥，也不会影响一棵根如虬龙的
大树留给尘世的印象。

我们常说热爱生活，其实这种
热爱不仅是对现在的信心，对未来
的希冀，它也包括对过去的悦纳。
我们一路所走过的路，无论是一帆
风顺还是满脚泥泞，都是我们存在
的证据。就像蛇蜕脱下的一层层
皮，我们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浅
薄走向深厚，从呆板走向灵动，在过
去的基础上打磨、深造而成。生命
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割裂了过去也
是对生命的折损与遗弃。

换种视角看，过去是一片多么
肥沃的土壤啊。那些未能实现的遗
憾，那些丢失了结尾的故事，都孕育
着无尽的灵感。它们用朦胧的雾气
掩盖着自己，等待着我们再次的光
临与探访，从而展现出更加丰富的
神韵。这时我们会发现，在同一棵
树下，原来还有这么多条路，通往着
各自远方的答案。

以前的我们都做过很多糗事，
写过很多幼稚的文字，留下过不少

“黑历史”，这些都是我们与生活紧
密相连、相互热爱的证据。大大方
方地面对它们，悦纳过去的自己吧，
当一棵树足够繁茂的时候，四季都
只不过是它眉宇间温柔的风景。

散文

拥抱过去的自己

红薯既营养又美味，几乎人人喜

爱。大凡吃过红薯的人，都知道刚下

来的新鲜红薯，无论是蒸、是烤，还是

用来熬粥，都又硬又干，只面不甜。而

放些天再吃，其口感就大不相同了。

这是因为，红薯在放置过程中，所含的

淀粉成分发生水解反应，逐渐转化为

糖，随着糖分增加、淀粉减少，红薯自

然就又软又甜了。

正如红薯放放会由硬变软、由面

变甜一样，生活中也有许多事情，放一

放会产生奇妙的效果。譬如蒸馒头。

上锅之前，先把揉好的馒头盖上层保

鲜膜让它醒会儿，放十来分钟再蒸，蒸

出的馒头更加渲软可口；再比如喝干

红，在行的人会将打开的干红酒先倒

入醒酒器中，让佳酿得到充分的呼吸，

在与空气的接触中，葡萄酒里的单宁

得以氧化之后，其香味会更加醇厚，口

感也更加柔和。可见，有些东西或者

事物，很有必要放上一放。

我有位朋友，在民政大厅上班，负

责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她在长期的工

作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经验”：一般初

次来办离婚的，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

找个借口说今天办不成，让他们过几

天再来；而事情最终的结果，约有半数

以上夫妻没有再来，说明彼此之间又

破镜重圆、重归于好了。是啊，现在一

些年轻人容易冲动，小夫妻动不动就

闹着要离婚。其实他们中很多并没有

到非离不可的地步。让他们把离婚的

念头放一放，回去冷静冷静，经过时间

的发酵，离婚的念头逐渐“褪火”，内心

慢慢柔软起来，好多人也就打消了冲

动时的想法。

我从20多岁开始写文章，到现在

已有30多年。起初，写好后溜上两遍，

看看词能达意，没错别字，便匆匆投出

去了。可一些“自鸣得意”之作，发出

后竟如泥牛入海，音讯皆无。那些文

字，毕竟心耕笔织，自是心有不甘。过

段时间，不免又会翻出来改投他处。

这时候再看，往往发现文章里有不少

的缺陷。要么立意不够新颖，要么行

文有些杂混，要么论述存在瑕疵，甚至

会有错漏之处。经过反复修改重投出

去，常常会使那些沉寂的文字得见天

日。如今，除非时效性很强的文章，我

写好后都要放一放，多来几次自我否

定，让思想的火花完全绽放，让每一个

观点都经得起推敲，让每一个文字都

尽量精致，这样投出去的稿子，几乎无

所不中。

是啊，“红薯放放才更甜”。在很

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时间是最好的

催熟剂。放一放，能够拨云见日，更容

易看清看透事物的本色；放一放，方案

会在修改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而找

到最佳优选；放一放，思想在冷静中得

以沉淀，温润的时间能够帮你抽丝剥

茧……放一放，不失为生活的智慧。

不过，凡事皆有度，这“放一放”也

是一样。红薯放时间过长，要么会生

芽，要么会烂掉；事情拖太久，要么坐

失机宜，要么因循自误。放，也应该有

适宜的环境，把握适当的期限。

随笔

红薯放放才更甜
■河北刘明礼

■江苏仇士鹏

■新疆 丁梅华

置身于月光的港湾

当最后那轮夕阳，被夏日拉近地
平线时，北方的天空一下子变得凉爽
起来，使得白昼与黑夜有了明显的分
界线。

选择这一刻的宁静，走进生命独
立的静默，我聆听到远处树林中传来
的鸟声，仿佛还在纵情地歌唱。

是想把这浓浓的乡土气息，编织
进远山旖旎的风景，还是想把这星光
下的祈祷，描绘成泰戈尔的诗句，轻洒
在波光粼粼的湖面。

朝夕相伴的胡杨，依旧在相处中
坚守着相濡以沫的爱情，始终无法挥
去的是那心旷神怡的表情，总在一次
次的等待中放飞心灵的渴望，总在一
次次的追寻中变得坚忍不拔。

没有什么可以来诠释这命运的流
放，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海枯石烂的
千古誓言。其实，面对每一轮鲜花绽
放的季节，收获抑或放弃都会是生命
的插曲。

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因为我们早
已注定，会用一种对峙来仰望天空，不
是每一次的相逢都会并肩而行，也不
是每一次等待都是一种无言的结局。

所谓的黑夜，只是一种过程，所谓
的鸟语花香，只是一种过眼烟云。唯
有放慢自己的脚步，才能真正感受到

身临其境的梦想。
所谓的飞翔，也只是一种过程，所

谓万紫千红，也只是昙花一现。唯有
共享心灵的旷野，才是我们苦苦思念
的青春节拍。

置身于月光的港湾，是谁的船舶
停靠疼痛的码头？让往昔的潮汛和着
灯光的节奏，将往事一点点地地点燃，
而后有一点点地漫过岁月的岸。

月光的琴弦

阅读从心灵开始，亘古的村庄，在
幽幽暗暗中变得回肠荡气。伫立于村
庄古老的槐树下，季节在轮回中循环
归复，如同深深浅浅的脚步，总在涅槃

中撑起一片天空。
不经意的回首间，我看到父亲悠

长悠远的目光，牵动我几多童年的遐
想，牵动我几多青春的梦幻……直到
有一天，父亲真的在村庄的守望中老
去，却发现我的心依旧留在故乡。

被情感进行装饰的日子，是谁为
我抹去眼角的最后一丝泪痕？让我沐
浴阳光下麦子堆积的语言，让我历经
风雨中感恩融化的洗礼。

那是怎样的一种结局，让我沿着
村庄的走向，在膜拜中坚持不懈，在歌
唱中延续一种蓄谋已久的原始力量。

从贫瘠中走出来的生活，在长久

的跋涉后，开始有了生命的绿洲，开始
有了季节别样的风景，和风景中一串
串美丽的音符。

是历史带走了驼铃，还是驼铃走
进了历史。没有人告诉我，时间到哪
儿去了？重返村庄，长夜如梦，我寻找
不到曾经的小径，是否还在沧桑中哭
泣。

井台上的青苔长了一层又一层，
如同一段故事总也让我无法抗拒，一
段牵挂总也让我无法释怀，一段梦幻
总也让我无法放手。

而今，月光的琴弦还在村庄的深
处响起，掠过耳边的飞翔便有了丰盈
的白羽，隐隐约约中我聆听到远处传
来老牛的反刍声，如风中的残韵，一次
次撩拨着我的心事。

那是一种美好的声音，在村庄之
外，呼唤着我，那是一种如泣如诉的情
怀，在村庄之内，抚慰着我。

当月光洒向山坡的时候

穿越如水的琴音，岁月的风让岁
月燃烧的心日渐苍老，我寻找不到最
初琴瑟轻盈的美妙，如同面对这低矮
的黄昏，总会想起退去海潮的沙滩，还
残留着你生命的清新和脚印的渴望。

被季节折断的羽翼，在每一个醒
着的日子隐隐作痛，是怎样一种的凋
零，衰败了最初的誓言，让泣血黄昏的
沉寂，成为岸边唯一的风景。

你一路踏歌而来的步履，如今还
在伸向广袤的田野，流向耀眼的远方，
仿佛轻柔的飞翔，把整个晴朗的空间，
装点得格外的清新，我聆听到大雁的
私语成为季节最后的表白。

漂泊的灵魂还在河的对岸，急促
的马蹄已沿着故乡的走向奔驰而来，
在你虚构的流淌中，直抵爱情的蔚蓝，
让我想起搁浅许久的往事，依旧徘徊
在生命的原野。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草原上所有

的呼吸和感慨，都因为你浪漫的足音
而没有了距离；所有花前月下的卿卿
我我，都因为无法阻挡的诱惑而没有
了冬日。

旅途中的疲惫，沾满岁月的尘土，
我依然能够窃听到山坡上花草的窃窃
私语，在我生命的底层独自绽放。总
有一种淡淡的馨香来自你灿烂的眼
眸，总有一种幽幽的感动被你深深地
牵挂。

无论此刻的言辞如何表达，最真
的梦和游子的歌，总会一如既往地徘
徊在多舛的海面，让季节深处的涛声，
拔节了被风风雨雨弹拔的一曲曲忧伤
……

其实，原本在你的眉间蕴藏着的
就是一幅亘古画，当月光洒向山坡的
时候，这灵魂的相约，就已在我的心
上，蘸满秋天泥土浓郁的气息。

昨夜燃起的红烛

很久的日子，被山峦叠起的诗句，
成为一段亘古的风景，深深地植入我
青春的视线，总让我怀想起那首熟悉
的歌谣，在泥土的浑厚中成熟起来。

童年的身影自水边掠过，一些过
往的大雁，远离诗歌的苍白，远离季节
的纯洁，静谧的忧伤因你的离开而失
去了灿烂，生命的旅程便多了几分沉
重。

走过思念萌动的季节，思想的光
芒和瀑布一样壮观，宛如千年的蝴蝶，
千年的爱情，穿越万水千山，停泊在我
醒着的梦中。

被岁月精心打造的城堡，让所有
的梦幻掺杂不进一缕风雨、一丝辛
酸。唯有那缕轻盈的晚风，在日月星
辰的沐浴中成为一种图腾，盛开在嶙
峋的空谷。

当汽笛的长鸣，再也挽留不住你
伫立瑟风中的道别，时间的指针已在
我的唇边长成黑色的森林，让我一茬
一茬的收割。

我能感觉到曾经牵过的手，还残
留着你的温情。走过记忆的履痕，所
有的风景中只留下那张已开始斑驳的
照片。

眸子中的秋水之波，依旧在风清
云淡的远空，漾起圈圈涟漪，我寻找不
到被波涛磨砺的孤独，就像我在家园
的背后，聆听不到你被爱掀起的琴韵。
于是，昨夜燃起的红烛，不再为忧伤的
琴弦而哭泣，我感觉有一种震颤被你
无声地抚慰，我感觉有一种思想的火
花，在瀑布的倾泻中、在没有愈合的伤
口，甜甜地流出醉人的呓语。

是你最初的冲动，感化了月光的
枯萎？还是我长长的期待，融化了你
缄默中的深沉？只是，那片枫林褪色
的时候，耀眼的生命，就已将时光的流
逝一次次感动。

散文诗

重读村庄（四章）


